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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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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集体行动理论与社会嵌入理论为基石，以演化博弈为分析工具，通过解构乡土社会嵌入对集体
行动逻辑的生成机制，构建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总体框架。在总体框架下，基于不同的乡
土社会嵌入条件，农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收益、策略选择迥然相异，弱社区记忆的社区
成员仅仅作为“经济人”理性地计算来自于公共产品供给的直接性收益，而强社区记忆的社区成员同时也作为“社
会人”权衡通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所形成的关联性收益。本文的结论是，在一定条件下，强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能
够收敛于合作互惠的演化稳定均衡，而弱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无法有效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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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税费改革时期，“三提五统”的制度外筹资机制
与地方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决策方式是农村公共产品供

给的主要特征，也是较长时期内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的根本原因。后税费改革时期，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
以及农村自治制度的逐步完善，在“一事一议”工作机
制下，群众自愿筹资投劳参与社区道路、微型水利、社
区卫生等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有效供

给的重要形式，也是新时期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的重要

载体。随着农村市场经济发育成熟与农村劳动力流转加
速，农村集体经济的衰落以及乡村传统秩序的演变使农

村社区成员自组织参与内部公益事业的激励缺失，农村

社区公共产品不足成为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治理重构亟

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文献评述
( 一) 集体行动逻辑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亚里士多德曾经断言: “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

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

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亚里士多德论断的诸多模
型化研究如公共地悲剧 ( Hardin，1968 ) 、囚徒博弈困
境、集体行动逻辑等从不侧重点阐述了公共产品供给的
失败。从政策实践来看，作为应对公共产品供给“政府
失灵”的药方，世界银行倡导通过私有化方案解决发展
中国家公益性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即 “世界银行共
识”。然而国际学术界对智利、墨西哥等国的实证研究表
明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市场化改革难言成功，Tony Beck
( 2001) 、Trawick ( 2003) Wilder and Lankao ( 2006 ) 等
学者研究认为，私有化方式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不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公共福利。
对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而言，集体行动逻辑是

超越“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包容性理论框架。
Olson ( 1965) 基于完全理性假设论证了个人理性与集体
理性相冲突的集体行动困境，针对现实存在的合作现

象，Olson指出了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条件: 利益相容
性、集体规模小、集体成员异质性以及选择性激励机
制。沿袭 Olson 的集体行动理论，许多学者从生物学、
社会学、行为认知学、演化经济学、博弈论等领域对集
体行动的合作现象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与拓展 ( Clark，
1995; Boyd and Richerson，1988; Arnold，1986; Berks，
1989) 。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为
解释集体行动中的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Bourdieu
( 1980) 认为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
源集合体，与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密不可分。Putnam
( 1993) 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参与网络是相互
加强的，它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与集体行动困境的解

决都必不可少。Aoki ( 2001) 指出，一个能够产生足够
规模的社会资本的社会交换博弈，就可能形成合作性规

范，使集体行动困境迎刃而解。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
础上，Ostrom ( 1998，2000) 通过研究日本的山地牧场、
西班牙与菲律宾群岛的灌溉系统、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
程等案例，构建了以“信任—互惠—声誉”为核心的有
限理性集体行动模型，并认为集体行动中的个人是条件

合作者，其合作行为取决于集体行动中社会个体对他人

行为或承诺可信性的判断、个人合作对他人行为的交互
影响以及个人价值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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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乡土社会嵌入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嵌入”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 问 题。

Granovetter ( 1985 ) 提出了 “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
的命题，认为行为主体在具体、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
追求自身多重目标体系的实现。Granovetter ( 1992 ) 进
一步将“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指
单个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嵌入于与他人互动所形成的关

系网络，结构嵌入指行为主体及其所在网络嵌入于由其

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
因素的影响，两种嵌入网络使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产生信

任与互动，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与此同时，部分学者
( Andersson，2001; Hagedoorn，2006 ) 从嵌入的内涵与
层次做了扩展与解构，并论证了嵌入对经济行为的作用

机制与作用效果。
根据“经济行为嵌入社会结构”的命题，研究中国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需要立足于中国乡土

社会特殊的社会结构。费孝通 ( 1948 ) 在 《乡土中国》
中对中国农村做了细致的刻画，传统农村是典型的“熟
人社会”，它建立亲缘、地缘、业缘基础上，它有明确
的地域界限，村庄内部成员具有很强的认同感。 “熟人
社会”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
各种私人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关系网络，维系“熟
人社会”稳定的要素包括私人道德、家族、礼治秩序、
长老政治等。在此基础上，贺雪峰 ( 2003，2004，
2005) 、曹锦清 ( 2000) 、仝志辉 ( 2002) 、徐勇 ( 1997)
等基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具体解构了乡村社会的权力

结构与治理机制。乡土中国的研究成果对探索农村社区
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思路。张军、蒋维 ( 1998 ) 、林万
龙 ( 2001) 等从农村基本制度的角度分析农村公共产品
供需失衡以及供给模式的变迁。熊巍 ( 2002 ) 、杨立华
( 2007) 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农村社区自组织参与公共产
品供给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机制。林坚、黄晓红 ( 2007) 、
皮建才 ( 2007) 等运用博弈工具嵌套社会结构的方法分
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治理机制。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为研究中

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一个包容性较强的总体

框架。“嵌入”理论的兴起则让学者研究的注意力集中
于集体行动的发生场域，某项集体行动的约束条件、实
现路径依赖于该集体行动所嵌入的社会结构。速水佑次
郎曾经论断，社区制度是超越市场制度失灵与国家制度

失灵的特殊制度安排，社区规范、社区信任、共享惯例
等是社区治理有效实施的特殊机制。尽管诸多学者对中
国乡土社会的解构做了巨大的贡献，但对社区制度与社

区治理机制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聚焦农村社区公共
产品供给，其贡献在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两个不足，一是

比较与剖析乡土社会嵌入对不同类型社区成员交互决策

的作用机制，二是比较与论证乡土社会嵌入影响不同类

型社区集体行动的动态演化路径。
二、研究假设与框架设计
借鉴德国社会学家 F·滕尼斯对 “社区”的界定，

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自然
村，是一个地域范围较小、地域边界清晰、以农户为基
本单元、成员数量不多且存在较强依存性的农民聚落
区，是费孝通以 “熟人社会”解构乡土中国的现实原
型。以人民公社瓦解为界，农村经济社会经历了国家正
式权力在农村社区一进一出的重大变迁，传统农村社区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呈现持续的分化。在市场化、
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宏大背景下，维系“熟
人社会”存续的社会结构已经从性质、内容、表现形式
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农村社区濒临瓦解，逐

渐向“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演变。有基于
此，如何解构转型时期多元化的农村社区性质，是理解

“乡土社会嵌入”的重点，也是分析 “集体行动逻辑”
的起点。
根据贺雪峰 ( 2000、2001 ) 、仝志辉 ( 2002 ) 的研

究，本文从社区记忆与社会分化两个维度来分析农村社

区性质。“所谓社区记忆，即村庄过去的传统对当前农
村社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
最大不同可能就是日渐失去历史，失去过去。但在不同
的地方，失去过去的程度并不相同。”①。“深刻的社会记
忆必然造成长的传统社会关联链条和以此为基础的一致

行动能力”②。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解构社区记忆，包
括指向个体行为的认知性社会资本与指向集体行为的结

构性社会资本，前者表现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意识形
态、价值观念等，主要影响社区成员的个人效用评价体
系，后者表现为共同的社区规范、惯例、习俗等，主要
调整社区成员的交互行为关系。社会分化是分析农村社
区性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本文涉及的社会分化包括收
入水平、职业选择、资源禀赋等经济因素的个体差异与
地位名望、政治权力、关系网络等社会因素的个体差
异，主要体现为社区精英尤其是新生的经济能人的涌

现，社会分化既影响社区成员的个体效用评价也改变社

区成员之间的交互行为关系。根据社区记忆强度与社会
分化程度的差异，本文针对转型时期多元化的农村社区

类型分类如下:

表 1 农村社区的四大类型

弱社会分化 强社会分化

强社区记忆 M0 M1

弱社区记忆 m0 m1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是在自然村范围内为所有成员非

排他性占有使用的公共产品，包括村庄道路、微型水
利、文娱场馆等物品与服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既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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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社区记忆的概念第一次由贺雪峰在《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贺雪峰、仝志辉在《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中对社区记忆的作用作了阐述。



共产品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特征，也有与
乡土社会相关联的特殊属性，其受益范围清晰，受益对

象明确，其本质是乡土社会结构与网络的外在物化。与
此同时，以大分散、小聚居为主的不同农村社区在自然
环境、交通位置、社会习惯、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
的差异，因此不同农村社区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存在分散

化、差异化与小规模特征。正是由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的上述特征，通过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方式实现

社区内部公共产品合作供给具有天然的内在逻辑，因此

本文沿袭奥尔森与奥斯特罗姆的理论框架，从集体行动

逻辑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农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集体行动是实现农村

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形式。乡土社会嵌入深刻地影
响着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为此，本文分
别在弱社会分化与强社会分化两种条件下比较研究强社

区记忆农村社区与弱社区记忆农村社区的微观决策机制

与集体行动路径。就研究工具而言，本文选择演化博弈
工具，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分析农村社区成员参与

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动态选择过程与演化稳定结果。本
文假设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具有不同的博弈结构与规

则，农村社区成员作为有限理性个体不拥有博弈结构和

规则的全部知识，他们主要通过期望收益的比较选择博

弈策略，备选的策略源于社区规范的传承与扩散，期望

收益高的策略总是受到农村社区成员的学习、模仿与采
纳，而期望收益低的策略总是遭到农村社区成员摒弃。
三、弱社会分化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 一) m0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作为弱社会分化与弱社区记忆的 m0 型农村社区，

多见诸于中西部的贫困农村③。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农
村经济社会的演变，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农村政治资源

薄弱，部分农村社区成员之间的利益纽带、文化纽带逐
步削弱，农村社区越来越凸现了“原子化社会”④ 的结
构特征。一方面，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使个人的社会
关系网络规模萎缩到家庭成员和少数亲缘关系的成员;

另一方面，维系农村社区秩序的道德伦理、互惠信用、
惯例规范逐渐丧失，部分社区共同体濒于瓦解⑤。在中
西部地区，m0型农村社区的社区成员蜕变为理性自利的
原子化个体，社区内部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难以得

到有效实施。
为了模拟 m0型农村社区的个体行为机制与群体演

化路径，在 m0 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
本文假设大群体抽样双人博弈⑥为 Gm0 = ( Im0，Sm0，

πm0 ) ，其中博弈参与者集 Im0 = { 1，2，…，Nm0 } ，代表

该社区成员的规模，博弈的纯策略空间 Sm0 = { C，D} ，
代表该社区成员实施互惠主义策略 C或者机会主义策略
D，博弈的收益空间 πm0 = { πm0 ( C，D ) ，πm0 ( C，
D) ，πm0 ( C，D) ，πm0 ( D，D) } ，代表参与双人博弈
的社区成员相互博弈的收益值。在弱社会分化条件下，
双人博弈 Gm0的收益矩阵是典型的对称性矩阵。
在 m0型农村社区的大群体抽样双人博弈中，如表 2

所示，当他人选择互惠主义策略时，任意博弈方选择互

惠主义策略的收益是 V0，选择机会主义策略的收益是

V1 ; 当他人选择机会主义策略时，任意博弈方选择互惠

主义策略的收益是 V2，选择机会主义的策略是 0。假设
V1 ＞ V0 ＞ 0 ＞ V2，即对于任意参与博弈的社区成员而言，

当他人选择互惠主义策略时，该社区成员选择机会主义

策略的收益高于互惠主义策略，当他人选择机会主义策

略时，该社区成员选择机会主义策略的收益仍然高于互

惠主义策略，因此，机会主义策略 D是一个严格占优策
略。

表 2 双人博弈 Gm0

策略类型 互惠主义策略 机会主义策略

互惠主义策略 V0，V0 V2，V1

机会主义策略 V1，V2 0，0

在双人博弈 Gm0中，理性自利的任意博弈方通过收

益权衡均有激励采纳机会主义策略，双人博弈陷入囚徒

困境的结果。根据演化博弈论，在双人博弈 Gm0中，任

意博弈方是被随机地从农村社区众多成员中抽取参与博

弈行为，任意博弈方通过长期的比较、学习、模仿等过
程将选择收益更高的机会主义策略、摒弃收益更低的互
惠主义策略，所有社区成员的策略频率演化过程则体现

为高于平均收益的机会主义策略保持增长，而低于平均

收益的互惠主义策略呈现衰减，所有社区成员的策略频

率最终收敛于所有社区成员选择机会主义策略，因此机

会主义策略是一个演化稳定策略 ESS。综上所述，当农
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嵌入于 m0 型农村社区
社区时，传统秩序的丧失以及社区共同体的瓦解使社区

成员不偏好集体价值、不重视社区声誉，任意社区成员
基于理性自利的收益权衡趋向于采纳机会主义策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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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贺雪峰、仝志辉、吴毅等人从 1996 年开始对陕西、湖北、江西、河南、江苏、浙江等省 40 多个村庄开展乡村社会调查，认为
中西部贫困农村多呈现弱社会分化与弱社区记忆的特征。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法国小农的描述，“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

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
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
贺雪峰在《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 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中描述，“在一些地方的农村中，你在村中完全找不到一点村庄

过去的影子……表面上传统道德还是重要的，酒席上的礼仪也很严格，但从酒席上下来后，谁也不会将酒席上的事情当回事……传统与
现代之间呈断裂状，历史记忆不再鲜活”。
演化博弈论假设博弈方是被随机从大容量总体中抽取的，每个博弈方对应一个总体，他们按照生物或者社会的方式反复进行博

弈。



此，社区内部公共产品的自组织供给难以有效实施。
( 二) M0 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M0 型农村社区的典型特征是弱社会分化与强社区记

忆，多分布于湖南、江西等传统秩序存续较完整的农
村⑦。M0 型农村社区具有显著的“熟人社会”特征，社
区成员之间均质程度高、交互网络广，一方面邻里往来
的熟人关系通常表现为共同认可的道德伦理，梁漱溟先

生曾说，“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这种道德伦
理实际上是农村社区内部普遍的信念体系，维系社区成

员集体取向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各种社区内部事务的

运作遵循于自发的信用、惯例、习俗等，社区成员之间
的互动行为更多地蕴含于社会参与、社会信任、普遍互
惠和共同规范之中。因此，在 M0 型农村社区，“乡里乡
亲好办事”，社区内部的集体行动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
本得到有效实施。
为了模拟 M0 型农村社区的个体行为机制与群体演

化路径，在 M0 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

本文假设大群体抽样双人博弈 GM0 = ( IM0，SM0，πM0 ) ，

其中 IM0 = { 1，2，…，NM0 } ，SM0 = { C，D}。如表 3
所示，对于任意参与双人博弈的社区成员而言，当他人

在集体行动中采用互惠主义策略时，该社区成员如果采

用互惠主义策略则不仅可以从公共产品本身获益 V0，还

能在社区内部获得选择性激励△e ( 比如婚丧嫁娶中的
互助、社区邻里的名声地位等) ，如果选择机会主义策
略则该社区成员虽然在搭便车行为中从公共产品本身获

得较高收益 V1，但会遭到社区内部的选择性惩罚而损失

△d ( 由于“占小便宜”的坏名声，无法参与社区邻里
的互助交易等) ; 当他人选择机会主义策略时，如果该

社区成员实施互惠主义策略则他虽然仅能从公共产品本

身获得负收益 V2，但能从社会内部获得较高的奖励性补

偿△r ( 由于“做好事”的好名声，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与支持) 。综上所述，不同于 m0 型农村社区，在 M0 型

农村社区存在依靠社区传统规范而自动实施的选择性激

励与惩罚机制。假设在任意时点 t，该社区实施互惠主
义策略的成员比例为 x1，实施机会主义策略的成员比例
为 x2，x1 + x2 = 1。

表 3 双人博弈 GM0

策略类型 互惠主义策略 机会主义策略

互惠主义策略 V0 ﹢△e，V0 ﹢△e V2 ﹢△r，V1 －△d

机会主义策略 V1 －△d，V2 ﹢△r 0，0

对于对称性的双人博弈 GM0而言，任意社区成员的收益矩阵如下:

gM0 =
v0 + Δe v2 + Δr
v1 － Δ( )d 0

→
标准化 v0 － v1 + Δe + Δd 0

0 － ( v2 + Δr( )) =
a1 0
0 a( )

2

根据 Weibull ( 1992、1994) 的处理方法，在 M0 型农村社区中，社区成员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复制子 ( 复制

子，即策略) 动态方程如下⑧:

dx1
dt = ( a1x1 － a2x2 ) x1x2 = ［( v0 + Δe + Δd － v1 － v2 － Δr) x1 + v2 + Δr］( 1 － x1 ) x1

令
dx1
dt = 0，得到 3个平衡点如下:

x*
1 = 0 1

－ ( v2 + Δ r)
( v0 + Δ e + Δ d － v1 － v2 － Δ r( )) = 0 1( )μ

根据 Weibull ( 1992、1994) 的判断标准，上述 3个平衡点的演化稳定性如表 4 所示:
表 4 局部稳定性分析

ai \ x*
1 x*

1 = 0 x*
1 = 1 x*

1 = μ
a1  0，a2  0 ESS ESS －
a1  0，a2  0 不稳定 不稳定 ESS
a1  0，a2  0 不稳定 ESS －
a1  0，a2  0 ESS 不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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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江西、湖南等地农村宗族活动诸如修族谱、建宗祠屡见不鲜，宗族意识较为普遍，宗族复兴意味着社区记忆的恢复，对于实现
农民价值、重塑乡村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
互惠主义策略的期望收益 EUC = x1 ( V0 ﹢△e) ﹢ ( 1 ﹣ x1 ) ( V2 ﹢△r) ，机会主义策略的期望收益 EUD = x1 ( V1 ﹣△d) ，两

种策略的平均期望收益 EU = x1 EUC ﹢ ( 1 ﹣ x1 ) EUD，互惠主义策略的复制子动态方程为 dx1 /dt = x1 ( EUC ﹣ EU) ，将各变量代入其

中，则复制子动态方程可简化为 dx1 /dt = ( a1 x1 ﹣ a2 x2 ) x1 x2。



1. 当 a1 ＞ 0且 a2 ＞ 0 时，任意社区成员是相机抉择
的互惠主义者，大群体抽样的双人博弈 GM0是协调博弈，

平衡点 x*
1 ♂ = 0、x*

1 ♂ = 1 是演化稳定均衡点。其现实
意义是，在满足△e﹢△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

下，当他人选择互惠主义策略时，任意参与博弈的社区

成员可能的选择性激励与选择性惩罚非常大，足以弥补

机会主义策略带来的收益 V1 与互惠主义策略带来的收

益 V0 之间的差额，因此相应地互惠主义策略是其最佳

选择; 当他人选择机会主义策略时，任意参与博弈的社

区成员选择互惠主义策略得到的奖励性补足够小，不足

以弥补选择互惠主义策略给他带来的损失 V2，因此相应

地机会主义策略是其最佳选择。从所有社区成员的策略
频率演化来看，当该社区采用互惠主义策略的比例 x1 ＞
( 时，所有人的策略将收敛于互惠主义策略，反之则收

敛于机会主义策略 ( 对任意社区成员而言，当很多人参

与时，我抹不开面子也参与; 否则，我不会当冤大头) 。
结论 1: 当“乡土社会嵌入”满足△e ﹢△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时，在任意时点 t，任意社区成员
的策略选择取决于即时的互惠主义策略比例 x1。当 x1 ＞
μ时，x1 收敛于 1，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有效实施; 当 x1 ＜ μ 时，x1 收敛于 0，集体行动陷于失
败。

2. 当 a1 ＜ 0且 a2 ＜ 0 时，任意社区成员是相机抉择
的机会主义者，大群体抽样的双人博弈 GM0是鹰鸽博弈，

平衡点 x*
1 = μ 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点。其现实意义

是，在满足△e ﹢△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下，

即选择性激励与选择性惩罚之和比较小，因此任意社区

成员当面对他人选择互惠主义策略时愿意选择机会主义

策略; 又由于奖励性补偿△r 足够大，因此任意社区成
员当面对他人选择机会主义策略时愿意采用互惠主义策

略。综上所述，双人博弈中总有一个充当鹰的角色，另
外一个人充当鸽的角色; 从整个社区的策略选择来看，

总有一部分成员选择互惠主义策略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而另一部分成员选择机会主义策略搭便车 ( 对任意社区

成员而言，当很多人参与时，我搭便车更实惠; 当很多

人不参与时，我参与更露脸面) 。
结论 2: 当“乡土社会嵌入”满足△e ﹢△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时，在任意时点 t，任意社区成员
的策略选择取决于即时的互惠主义策略比例 x1。当 x1 ＞
μ时，任意社区成员选择机会主义策略，当 x1 ＜ μ 时，
任意社区成员选择互惠主义策略，x1 最终收敛于 μ，即
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比例为 μ的社
区成员选择参与，其他成员搭便车。

3. 当 a1 ＞ 0且 a2 ＜ 0 时，任意社区成员是严格的互
惠主义者，互惠主义策略是严格占优策略，平衡点 x*

1 ♂
= 1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点。其现实意义是，当满足
△e﹢△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下，即选择性激

励与选择性惩罚之和 ( △e﹢△d) 足够大，且奖励性补
偿△r足够高，则任意社区成员始终选择互惠主义策略
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 在乡里乡亲的圈子里，老规矩得

到普遍认同，社区事务受到极度重视; 对任意社区成员

而言，参与社区事务都是有面子的事情，当“老赖”会
被大家的唾沫星子淹死) 。
结论 3: 当“乡土社会嵌入”满足△e ﹢△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时，在任意时点 t，任意社区成员
选择互惠主义策略，x1 收敛于 1，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
给的集体行动得到有效实施。

4. 当 a1 ＜ 0且 a2 ＞ 0 时，任意社区成员是严格的机
会主义者，机会主义策略是严格占优策略，平衡点 x*

1 =
0 是唯一的演化稳定均衡点。其现实意义是，当满足△e
﹢△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下，即选择性激励

与选择性惩罚之和 ( △e﹢△d) 比较小，且奖励性补偿
△r比较低，则任意社区成员始终选择机会主义策略不
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 在传统的社区小圈子，人与人之间

交往与信服的老规矩不再有效，人人习惯于自家各扫门

前雪，没有人愿意为公家的事务出力) 。
结论 4: 当“乡土社会嵌入”满足△e ﹢△d ＜ V1 －

V0 且△r ＜ － V2 的条件时，在任意时点 t，任意社区成员
选择机会主义策略，x1 收敛于 0，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
给的集体行动归于失败。

(三) 弱社会分化假设与两种类型农村社区的集体
行动比较
在弱社会分化假设下，弱社区记忆的 m0 型农村社

区是类似于马铃薯结构的原子化社会，社区成员在公共

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是严格的机会主义者，嵌入弱社

会分化与弱社区记忆的社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与 m0型农村社区相比较，强社区记忆的 M0型农村

社区是近似的“熟人社会”，个体的行为决策与社区的
集体行动嵌入于共同的社区规范与传统秩序。在 M0 型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社区成员的策略

选择不仅取决于源自公共产品本身的收益 ( V0，V1，

V2 ) ，同时也取决于由社区规范与传统秩序自动触发实

施的额外收益 ( △e，△d，△r) 。在△e、△d、△r 三
个变量满足一定的条件下，M0 型农村社区的成员从严
格的机会主义者蜕变为相机抉择的机会主义者，相机抉

择的互惠主义者甚至严格的互惠主义者，因此△e、
△d、△r三个变量使 M0 型农村社区的集体行动形成了
不同的演化路径。总体而言，△e、△d、△r 三个变量
是 M0型农村社区强社区记忆的外在物化，三个变量的
强度与单个成员的互惠决策以及整个社区的集体行动呈

正相关关系，当三个变量足够大时所有社区成员的行为

选择收敛于互惠主义策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

体行动将得到有效实施。
四、强社会分化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一) m1 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作为强社会分化与弱社区记忆的 m1 型农村社区，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大转型的产物，在山

东、江浙及城郊型发达农村广有分布。随着农村市场体
系的发育以及农村劳动力流转的加速，农村社区成员越

来越倚重于非农业收入与非在地收入，在部分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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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产与生活呈衰败状态，共同体意识受到极大冲

击，传统舆论约束趋于无力，社区集体行动能力逐渐疲

弱; 与此同时，以农村劳动力为主的要素流动诱致了农

村社会分化形成与加速的趋势，一部分社区能人在市场

经济改革中率先脱贫致富，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

事非农产业，形成了一批游离于社区公共事务的非在地

的体制外精英群体。
为了模拟 m1型农村社区的个体行为机制与群体演

化路径，在 m1 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
本文假设大群体抽样的双人博弈 Gm1 = ( Im1，Sm1，

( m1 ) ，其中 Im1 = { 1，2，…，NC
m1 ; 1，2，…，N

E
m1 } ，

代表该社区的普通成员 C 与精英成员 E 的规模，Sm1 =
{ F，NF; L，NL} ，代表普通成员选择是否跟随参与、
精英成员选择是否领导参与，Gm1如下表 5所示。

表 5 双人博弈 Gm1

策略类型
领导参与

策略 L
不领导参与

策略 NL

跟随参与策略 F r0，R0 r2，R2

不跟随参与策略 NF r1，R1 0，0

根据 m1型农村社区的强社会分化特征，假设精英
成员与普通成员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收益存在

差异，且满足 r1 ＞ r0 ＞ 0 ＞ r2 且 R2 ＞ R0 ＞ R1 ＞ 0。对于普
通成员而言，当精英成员领导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时，他

跟随参与所获得的收益 r0 还比不上他选择不跟随参与的
收益 r1 ; 当精英成员不领导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时，普通
成员强行选择跟随参与则只能获得负收益 r2。对于精英
成员而言，当普通成员选择跟随参与时，他领导参与所

获收益 R0 尚比不上选择不领导参与所获收益 R2 ; 当普

通成员选择不跟随参与时，精英成员选择领导参与政策

则依然获得较高的正收益 R1。双人博弈 Gm1是一个典型

的智猪博弈，普通成员是一个严格的机会主义“小猪”，
精英成员是一个相机抉择的机会主义“大猪”，该博弈
的纳什均衡是精英成员选择领导参与，普通成员选择不

跟随参与，该纳什均衡同时也是一个演化稳定均衡。综
上所述，当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嵌入于 m1
型农村社区时，社区能人、大户等异质性成员基于理性
自利的收益权衡选择参与集体行动，而普通社区成员则

选择搭便车，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无法形成充分的一

致行动。
( 二) M1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M1型农村社区是传统的“熟人社会”在社会分化

影响下的演变形式，多见诸于福建、广东等地农村。改
革开放的大变革使乡土社会的土壤孕育了一批在地精

英。新生的在地精英与传统社区秩序相结合，体制外的
经济能人转化为体制精英，体制精英在市场经济下演变

成现代的经济精英，这对农村社区治理产生了深远影

响。根据仝志辉、贺雪峰 ( 2002) 的研究，高强度的社
区记忆会带来将精力、金钱、关系投资村内事务的足够
精神回报，富裕的非体制精英有将生活世界面向村内的

理由。与此同时，新生的经济精英掌握了更多的经济社
会资源，通过雇佣、借贷、介绍外出务工机会、提供商
业信息与专业技术服务等构建与普通成员互动的社会关

联。
为了模拟 M1 型农村社区的个体行为机制与群体演

化路径，在 M1型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中，
本文假设大群体抽样的双人博弈 GM1 = ( IM1，SM1，

( M1 ) ，其中 IM1 = { 1，2，…，NC
M1 ; 1，2，…，N

E
M1 } ，

SM1 = { F，NF; L，NL}。GM1如下表 6 所示，当精英成
员 E选择领导参与策略时，普通成员 C是否选择跟随参
与决定了他除了从公共产品本身获得收益 r0 ( 或 r1 )
外，还将从精英成员 C 处获得额外的关联性奖励△r 或
者遭受关联性惩罚△r ( 新生的在地精英根据普通成员是
否“给面子”，决定向普通成员是否提供者雇佣、借贷、
外出务工机会、商业信息与技术服务等好处) ; 当普通
成员 C选择跟随参与时，精英成员如果选择领导参与则
除了从公共产品本身获得收益 R0 外，还须额外支付组

织管理成本△C，并相应地从普通成员的跟随参与中获
得个人社会资本的增加△R ( 新生的在地精英在社区内
部赢得声望，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获得支配权力) ，

反之如果精英成员 E选择不领导参与，则 E虽然能从公
共产品本身获得较高收益 R2，但会遭致普通成员的不信

任而损失个人社会资本△R ( 新生的在地精英获得“为
富不仁”的坏名声，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中无法享有支
配地位) 。基于 M1 型农村社区的强社区记忆与强社会分
化特征，假设双人博弈涉及的关联性奖励 ( 惩罚) 、组
织管理成本、个人社会资本增量 ( 减量) 满足△R ＞
△C、△R ＞ R2、△C ＞ R1、△r ＞ 0． 5 ( r1 － r0 ) 。同时假
设在任意时点 t，该社区所有普通成员 C 选择跟随参与
的比例为 κ1，选择不跟随参与的比例为 κ2，κ1 + κ2 = 1;
该社区所有精英成员 E选择领导参与的比例为 κ1，选择
不领导参与的比例为 κ2，κ1 ﹢ κ2 = 1。

表 6 双人博弈 GM1

策略类型
领导参与

策略 L
不领导参与

策略 NL

跟随参与策略 F
r0 ﹢△r，R0 －

△C﹢△R

r2，
R2 － △R

不跟随参与

策略 NF
r1 － △r，
R1 － △C

0，0

在双人博弈 GM1 中，普通成员的收益矩阵如下:

gC
M1 = vr0 + Δr r2r1 － Δr ( )0 →

标准化

r0 － r1 + 2Δr 0
0 － r( )

2

=
α1 0
0 α( )

2

显而易见，a1、a2 满足 a1 ＞ 0、a2 ＞ 0，且△r的引入使
普通成员从严格的机会主义“小猪”蜕变为相机抉择的跟
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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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人博弈 GM1 中，精英成员的收益矩阵如下:

gE
M1 =

R0 － ΔC + ΔR R1 － ΔC
R2 － ΔR( )0

→
标准化 R0 － R2 － ΔC + 2ΔR 0

0 － ( R1 － ΔC( )) =
β1 0
0 β( )

2

显而易见，β1、β2 满足 β1 ＞ 0、β2 ＞ 0，且△R、△C的引入使精英成员从相机抉择的机会主义“大猪”蜕变为
相机抉择的领导者。
根据 Weibull ( 1992、1994) 的处理方法，在 M1型农村社区中，普通成员采用跟随参与策略、精英成员采用领

导参与策略的复制子动态方程如下:

dδ1
dt = ( α1κ1 － α2κ2 ) δ1δ2 = ［( α1 + α2 ) κ1 － α2］( 1 － δ1 ) δ1

= ［( r0 － r1 － r2 + 2Δr) κ1 + r2］( 1 － δ1 ) δ1
dκ1

dt = ( β1δ1 － β2δ2 ) κ1κ2 = ［( β1 + β2 ) δ1 － β2］( 1 － κ1 ) κ1

= ［( R0 － R1 － R2 + 2ΔR) δ1 + R1 － ΔC］( 1 － κ1 ) κ1

根据上述复制子动态方程，令
dδ1
dt = 0，

dκ1

dt = 0，得到如下平衡点:

δ*1 = 0 1
β2

( β1 + β2
( ))

= 0 1
－ ( R1 － ΔC)

( R0 － R1 － R2 + 2ΔR( ))
= 0 1( )ω

κ*
1 = 0 1

α2

( α1 + α2
( ))

= 0 1
－ r2

( r0 － r1 － r2 + 2Δr( ))
= 0 1( )λ

根据 Friedman ( 1991) 提出的方法，利用 Jaconbian 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判断复制子动态系统平衡点的演化稳定
性。通过对复制子动态方程组求关于 δ1、κ1 的偏导数，可得到复制子动态系统对应的 Jaconbian矩阵如下:

J =
［( r0 － r1 － r2 + 2Δr) κ1 + r2］( 1 － 2δ1 ) ( r0 － r1 － r2 + 2Δr) ( 1 － δ1 ) δ1
( R0 － R1 － R2 + 2ΔR) ( 1 － κ1 ) κ1 ( R0 － R1 － R2 + 2ΔR) δ1 + R1 － ΔC］( 1 － 2κ1

( ))
进一步将各平衡点的值代入 Jaconbian矩阵的元素，可得到各平衡点处的 Jaconbian矩阵如下各式:

J δ*1 = 0 κ*
1 =( )0 =

r2 0
0 R1 － Δ( )C

=
－ α2 0
0 － β( )

2

J δ*1 = 1 κ*
1 =( )1 =

－ ( r0 － r1 + 2Δr) 0
0 － ( R0 － R2 － ΔC + 2ΔR( )) =

－ α1 0
0 － β( )

1

J δ*1 = 0 κ*
1 =( )1 =

r0 － r1 + 2Δr 0
0 － ( R1 － ΔC( )) =

α1 0
0 β( )

2

J δ*1 = 1 κ*
1 =( )0 =

－ r2 0
0 R0 － R2 － ΔC + 2Δ( )R

=
α2 0
0 β( )

1

J δ*1 = ω κ*
1 =( )λ =

0
β1β2 ( α1 + α2 )

( β1 + β2 )
2

α1α2 ( β1 + β2 )

( α1 + α2 )
2











0

通过计算 Jaconbian矩阵在 5 个平衡点的行列式的值与符号，以及 Jaconbian 矩阵迹的值与符号，可以判断 5 个
平衡点的局部稳定性，如下表 7所示:

表 7 局部稳定性分析

平衡点 det( J) det( J) 的符号 J的迹 J的迹的符号 局部稳定性
δ*1 = 0，κ*

1 = 0 α2β2 + － ( α2 + β2 ) － ESS

δ*1 = 1，κ*
1 = 1 α1β1 + － ( α1 + β1 ) － ESS

δ*1 = 0，κ*
1 = 1 α1β2 + α1 + β2 + 不稳定

δ*1 = 1，κ*
1 = 0 α2β1 + α2 + β1 + 不稳定

δ*1 = ω，κ*
1 = λ

α1α2β1β2

( α1 + β2 ) ( α1 + β2 )
+ 0 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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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7 所示，复制子动态系统的演化均衡点为 ( 0，
0) 与 ( 1，1) ，( 0，1) 与 ( 1，0) 为非演化稳定的平
衡点，( w，λ) 为复制子动态系统的鞍点。该动态系统
的演化路径如下图 1 所示，以鞍点为中心可以将演化相
位图分割为四个分区。根据图 1可知:
情形 1: 在任意初始时刻 t，当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

的策略频率 ( δ1，κ1 ) 满足 0 ＜ δ1 ＜ ω 且 0 ＜ κ1 ＜ λ 时，
复制子动态系统将收敛于演化均衡点 ( 0，0 ) 。即，当
普通成员跟随参与的比例以及精英成员领导参与的比例

均低于各自的临界水平时，任意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均

趋向于搭便车，搭便车行为最终对所有社区成员形成

“传染效应”，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无法有
效实施。
情形 2: 在任意初始时刻 t，当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

的策略频率 ( δ1，κ1 ) 满足 ω ＜ δ1 ＜ 1 且 λ ＜ κ1 ＜ 1 时，
复制子动态系统将收敛于演化均衡点 ( 1，1 ) 。即，当
普通成员跟随参与的比例与精英成员领导参与的比例均

处于较高水平时，任意普通成员趋向于跟随参与，任意

精英成员趋向于领导参与，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的合作

行为向所有社区成员扩散，最终形成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供给的一致行动。
情形 3: 在任意初始时刻 t，当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

的策略频率 ( δ1，κ1 ) 满足 0 ＜ δ1 ＜ ω 且 λ ＜ κ1 ＜ 1，复
制子动态系统将逐步收敛于鞍点 ( ω，λ) 。即，当普通
成员跟随参与的比例较低且精英成员领导参与的比例较

高时，任意普通成员获得关联性奖励△r 的期望值较高
而趋向于选择跟随参与，任意精英成员获得个人社会资

本增量△R的期望值较低而趋向于放弃领导参与，普通
成员与精英成员的策略频率逐步收敛于鞍点 ( ω，λ) 。
情形 4: 在任意初始时刻 t，当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

的策略频率 ( δ1，κ1 ) 满足 0 ＜ δ1 ＜ ω 且 λ ＜ κ1 ＜ 1，复
制子动态系统将逐步收敛于鞍点 ( ω，λ) 。与情形 3 类
似，当普通成员跟随参与的比例较高且精英成员领导参

与的比例较低时，任意普通成员获得关联性奖励△r 的
期望值较低而趋向于放弃跟随参与，任意精英成员获得

个人社会资本增量△R 的期望值较高而趋向于选择领导
参与，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的策略频率逐步收敛于鞍点

( ω，λ) 。
对于情形 3和情形 4而言，鞍点 ( ω，λ) 不具有演

化稳定性，普通成员的策略频率 δ1 或者精英成员的策略
频率 κ1 发生任意微小的增量，均会引致复制子动态系统
向均衡点 ( 1，1) 收敛，反之任意微小的减量均会引致
该系统向均衡点 ( 0，0) 收敛。两种极端情形是，当农
村社区存在一定数量的强互惠者时 ( δ1ω 或者 κ1
λ) ，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的策略频率 ( δ1，κ1 ) 收敛于
( 1，1)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能够有效实
施; 当农村社区存在一定数量的强搭便车者时 ( δ2ω
或者 κ2λ) ，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的策略频率 ( δ1，
κ1 ) 收敛于 ( 0，0)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
动无法有效组织。

图 1 演化相位图
(三) 强社会分化假设与两种类型农村社区的集体

行动比较
在强社会分化假设下，与弱社区记忆的 m1 型农村

社区相比较，在强社区记忆的 M1 型农村社区，普通成
员与精英成员不再是严格的机会主义“小猪”与相机抉
择的机会主义“大猪”，普通成员在社区内部公共产品
供给的集体行动中不仅计算来自于公共产品本身的收

益，同时要权衡来自于精英成员实施的关联性奖励或者

关联性惩罚△r，精英成员不仅关注源自公共产品的收
益，更重视个人社会资本的损益△R，在一定条件下愿
意以沉没成本的方式支付组织管理费用△C，因此正是
由于博弈的收益结构发生改变，普通成员是相机抉择的

跟随者，精英成员成为相机抉择的领导者 ( 普通成员是

否采取跟随参与策略取决于精英成员是否采取领导参与

策略，反之亦然) 。从本质上来看，△r、△R、△C 是
M1型农村社区强社区记忆的外在物化，△r、△R 决定
普通成员与精英成员由机会主义动机向互惠主义动机的

蜕变，作为沉没成本的△C 则决定精英成员面对普通成
员的搭便车行为是否有激励以放弃领导参与的形式对普

通成员予以惩罚。与 m1 型农村社区的演化均衡结果不
同，嵌入 M1型农村社区的演化博弈收敛于两个均衡点
( 0，0) 、( 1，1) ，初始条件 ( δ1，κ1 ) 与随机因素 ( 在
鞍点处的随机抖动) 直接决定特定的演化博弈结果。
五、结论评述与研究展望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是“三农”问题研究的热点

与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从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来看，农
村社区成员自愿筹资投劳的集体行动是实现农村社区公

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形式。根据“经济行为嵌入社会
结构”的命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路径
依赖于嵌入的乡土社会结构。在探讨中国农村社区社会
分化与社区记忆的基础上，本文运用演化博弈工具，剖

析乡土社会嵌入对不同类型社区成员交互决策的作用机

制，论证乡土社会嵌入影响不同类型社区集体行动的动

态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一个总结性的结论是，在一
定条件下，强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能够收敛于合作互惠

的演化稳定均衡，而弱社区记忆的农村社区无法有效组

织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
经济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对中国乡土社会的演化将

带来深刻的影响。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的演化，对于农村
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需要从社区治理的角度在两个方面

进一步深化研究。一方面深入分析社区治理的外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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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市场契约制度嵌入与国家行政制度嵌入对社区

治理的作用机制，通过契约嵌入与行政嵌入引入新的博

弈规则与博弈结构; 另一方面深入分析社区治理的内生

机制，超越传统社区秩序引入社区治理的创新机制，内

生地产生新型社区秩序，创新型精英成员有激励搜寻新

技术与制度的动力机制，学习型普通成员能够适应性地

改变偏好与学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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